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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东就是处于这样一

种情境。省城的经历给他带
来前所未有的心灵纷乱，虽
然按传统的眼光看，他是得
到了，但是，一种更大的无形
的东西，却是不可挽回地失
去了。他失去了对罗小云的
一种自我纯粹的感受，尤其

是，在罗小云不知情的情况
下，那伤害的根本就不是对
方，而只能是钟庆东自己。

毕竟，钟庆东还是深爱
罗小云，并且，他也并没有真
正抓到罗小云婚后跟别人的
什么把柄。于是再跟罗小云

在床上亲热的时候，钟庆东
会冷不丁插入一句：“我找
过小姐。”
“什么?”罗小云立刻问。
看着罗小云那警惕的眼

神和紧张的表情，钟庆东意识
到不妥，马上改口说：“呵呵，
我是开玩笑的，逗你呢。”

过了一段日子，钟庆东
感觉那份压抑的自责仍旧堵
在心里，于是他仍旧选在跟
罗小云亲热的时候，只不过

换了开玩笑的口吻说：“我
和小姐玩过的。”
“到底真的假的?”罗小

云问。
“真的呀!”钟庆东的表

情看不出他是坦白还是搞
笑，有点腼腆的样子。

“我不信。”罗小云说。
“不信拉倒。反正我是向

你坦白了，我不想欺骗你。”
钟庆东说。
“这是你说的?”
“嘿嘿，开玩笑呢，你看你。”
如此反复多次，仿佛钟

庆东是用这种话题来调剂他
和罗小云之间的闺房之乐似
的，最后，罗小云终于懒得搭

理他了。钟庆东再故伎重演
的时候，罗小云会说：“你爱

怎么着怎么着吧。”
这正是钟庆东所需要的

态度，反正，我是和你坦白
了，信不信是你的事，由此，
我的内心也会得到舒缓和平
静。钟庆东就是这么暗自庆
幸的时候，一种更大的悲哀
几乎同时袭上他心头，他想，
终究还是罗小云聪明啊，而

自己显得呆笨了些。因为，事
情如果换成罗小云，那是打
死她也不会用这种哪怕是开
玩笑的方式来泄露自己一丝
一毫隐情和秘密的。事实也
可能正是如此，罗小云婚后

给他的感觉，不啻是高中三
年他对她感情苦苦寻觅不得

要领的一个翻版，甚至有过
之而无不及。就在前几天，钟
庆东还无意中听美术社里的
一个伙计说，看见罗小云有

一天上午坐在一个男人驾驶
的轿车里向郊外驶去。按惯
例那应该是她在单位上班的
时间。钟庆东知道这样的事
情除非他亲眼碰见，否则是

无法打探的。罗小云会说：
“你的那个伙计是看错人了
吧?”或者说：“不错，是和
单位宣教科科长到乡里搞人
口普查的。”钟庆东当然不
会为此到罗小云单位查个水
落石出，按流行观点，丈夫

在外边有外遇，妻子要承担
百分之百责任的，而妻子在
外边被引诱，有起码一半原
因要归附丈夫头上的，他在
日常生活中可能具有性无
能。总之，这样的事是无法
访查的，除非你想让所有的

人都知道作为家庭中的两个
异性成员之间发生了多么大
的裂隙。

钟庆东有时候会翻出罗
小云读高中时的留影，甚至她
童年的老照片，静静地看着，
回忆她曾经的模样。是啊，那

时候她当然是年轻了，尤其是
读高中时的留影，每一张不同
角度的面庞，都洋溢着雨后草
地般清新的笑意和纯真的梦
想，美丽得了无挂碍，不慌不
忙。但是，这就是当初的她吗?
当初的她就是这样的吗?这仍

是钟庆东想不明白的问题。因
此，他想据罗小云当年的照片
来推测她在什么地方发生了
变化的企图，就成为了一个泡
影。有时候，钟庆东看着罗小
云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的身影，
会忍不住内心问自己：她是

谁?她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
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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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史上，“会师”是

非常频繁出现也非常重要的
一个词。会师意味着红军的力
量四面八方，神出鬼没，最后
能胜利地聚少成多，革命的势

力越来越蓬勃。
从最早期的井冈山朱毛

会师起，到长征途中六次大大

小小的会师，红军还不能算完
整的一支部队，因为在南方还
有打游击的红军。这就是红军
最有特色的地方，星星之火，
为了同一个目标，从五湖四海
走到一起来了———这些话语
甚至到了新中国也一直高度

流行。
在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会

师，应该有两次，第一次自然
是懋功会师，由毛泽东率领的
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
红四方面军，这两支最主要的
红军终于经过千山万水会合

到了一起，之前它们都经历了
无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索
尔兹伯里的著作中，对这次会
师描述了几个颇有意思的镜
头：“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
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
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

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
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
了……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
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
热气腾腾的鸡肉等，大堆的饭

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
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
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康立泽当时是红四方面
军第30军268团的战士。他
回忆为了迎接这次会师，战友
们纷纷腾房、打扫卫生，刷贴
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不少人
拿出自己的布袜、手巾、瓷碗、

草鞋等，准备作为慰问品赠给
即将会师的战友。上级还规定

了具体的任务：给每个连队、
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

发了一堆羊毛。羊毛上有很多
羊屎，要洗干净、撕开，撕开后
学捻线。规定每名战士要织两
套毛衣；一套过草地时自己
用，另一套捐给红二、六军团。
这种“纯粹的友谊”在经过长
征的苦难之后更显得珍贵。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次会
师并不完美，张国焘走向了分
裂，他选择了南下。毛泽东继
续北上。而这时的红军已经交
融在一起，例如本来和毛在一

起的朱德就被分到了张的部
队里了。

长征第二次最重要的会
师则是会宁会师，这次红军三
大主力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统
一。1936年10月9日，红四
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
一方面军会合。10月 22日、
23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将

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
师。在相关的文献中，这样描
绘了这个在红军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日子：“会宁城内人
头攒动，彩旗飘舞，这座偏僻
的小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
热闹过。放眼城中，几乎成了

红军的海洋，大伙只要见了
面，无论认识与否，都激动地
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松
开。”

尽管会宁一带自然条件
恶劣，当地人的生活异常清
苦，可先期到达会宁城的红一

方面军还是想方设法做好接
应准备，为了让红二、红四方
面军能吃上一顿饱饭，他们除
向老百姓购买部分粮食外，还
主动将自己的每日三餐减为
两餐；此外，他们还尽量节约
使用窖里的水源，许多战士还

自发地帮助红军被服厂连夜
赶制草鞋、毛衣、袜子和手套。
朱德也在这个晚上在会宁城
文庙的欢庆会上，当众为红军
战士表演了一个藏族舞蹈。

但在毛泽东眼里，会师只
是一个休止符，并不意味着永

远安宁，虽然红军会师的地方
叫“会宁”。他指出“长征一
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用
中共党史和军事史的总结来
说就是：“会师标志着红军战
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
完成，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

战略转变做了准备。”红军会
师后，抗日救国就成为了下一
个新的任务。

GHIJGK&LL

一个北京初冬的夜晚，

我路过一家快餐店的门口，
突然耳朵里传来一丝丝细腻
的、悠扬的小提琴声。顺着琴
声望去，一个将近50岁的中
年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凌乱的有些油腻的头发任意

地耷拉着。一身在初冬略显单
薄的衣裤单从外表看，你不会
相信这样细腻的琴声是从他
的手里演奏出来的。他的脚下
放着一只空琴盒，里面散落着
零星的一元纸币，他的琴声是
悠扬的，他的眼神是哀伤的!

一曲完毕，他用拿弓的
右手轻轻地抚了一下垂落下
来的头发。从喉咙里，轻轻
地，轻轻地发出一声只能他
自己听得见的叹息。这一声
轻叹是忙碌的行人不会察觉
的，这一声叹息是叹给自己

一个“生活的不易”!他站在
那里，胸前贴着“下岗工人”
几个大字，我不禁很难过，迅
速地放下 20元钱，扭头就

走!我用余光感受到，他停止
了拉琴，微微欠了一下身说
了一声“谢谢”，我于是更加
难过地加快了步伐。

他曾有过怎样的青春和
理想?他也许也曾是个对生
活充满了激情和热爱的人，

不然不会去学小提琴且演奏
得不错。他们这一代的人就
像我们的父辈，是伴随着
《西去列车的窗口》这样的
诗文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里成长的。他们曾有过怎样
的抱负与理想?

他也一定是个心高气傲
的人，从他的眼神里只能看到
无奈、落魄、冷漠、麻木，但是没
有谄媚与乞求。将近18：30的
光景，他也许还不曾吃饭，在
寒冬的黄昏可能是人最多的

时候可以为他的琴盒里添上
不多的纸币，一天中最后的

机会了!他所站的餐厅门口，
那些从热气腾腾的餐厅里走
出来的人们路过他的身边
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路
上行色匆匆的人们又有多少
人会关注他?帮助他?难怪他
会有这样的叹息。

同样是演奏，没有掌声
更没有追捧，有的只是一闪
而过的怜悯。

面对生活的艰辛，他一
定有无奈，但更多的是淡然。

可能他明白生活有时候是无
从选择的，他能选择的只是

做一个坚强面对的人，这一
点也许要感谢他曾学过小提
琴，感谢音乐带给他的勇气!

我的 20元钱和感受都
微不足道，却希望那是能为
他的骄傲里增加的一点点微
不足道的掌声与温暖!

MN ! O 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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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说因为他的司机和救

护车抢道所以把他司机解雇
了。他说：连救护车都不肯
让，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
能做出来。我以为他说得不

对。民智当然需要教育。为什
么不对你的司机指出来，让
他改正。有一些固有的，有一

些无关内心。
H说他不忍看公交车

上众人的拥挤，他说那没有
尊严。我以为他说得不对。即

便是在公共汽车上拥挤，只
要有快乐，就有尊严。尊严不
是为别人看的，而是内心感
受到的满足。

H说要高贵地对待高
贵者，卑贱地对待卑贱者。我
以为他说得不对。这个世界

上无所谓高贵，无所谓卑贱，
对待每个人都要悲悯。既要
知道繁华背后的苦难，亦要

知道苦难背后的高贵。
H说感谢上天，感谢这

个世界，感谢自然的造化———
他让你经历人生的大戏而无
所求。我以为他说得不对。我

们感谢的永远是宏大的叙事，
对于身边的却往往忽视。感谢
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过客吧。你
的父母，亲人，朋友。感谢他们
才能更好地感谢我们的上天。

这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
缘由。"#$%&'!O ())*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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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是我们厂的保全

工，以前常到我们车间来，特爱
开玩笑发牢骚。他有点油，鬼点
子也多，还爱占女工的嘴巴便
宜。但他不害人，顶多算个口头
流氓，所以大伙并不觉得他讨

厌。可现在他竟成了这样!
那天我听见有人喊倪红

梅倪红梅，可在四周看不见一
个熟人，等他到了跟前，才看
清楚是个瘫子一点一点挪过
来。他坐在皮垫子上，腿已经
没了，用两只手走路。才几年

时间，他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
了?我问他出什么事了，怎么
闹成这样了，真吓人。他还笑，
说你怎么还这么漂亮呀，真让
人羡慕死了。他说你别瞧不起
人，现在我比你们谁都有保
障。他说我注意你好几天了，
你不就是在大海浪当按摩小
姐吗?这话让人有点气急败

坏，我说当小姐就当小姐，总
比你要饭强。他说你看见我要
饭了吗?我就有点发蒙，又不
好意思问了。我一句话没有，
瞧着他冬瓜样的腿，两只熊掌
样的胶皮手套，都不知该怎么
跟他说。

可是他一脸的坏笑，说我

还是招了吧，你要是活不下去，
也可以用我的专利。他说他现
在虽说手跟脚一样，但按月拿
钱，拿的比原来的工资还高，快
活得很。他咧嘴大笑，两排白牙
特别刺眼。原来他是上访时出
了交通事故。他说，两眼一闭两

腿一伸，疼了几个月，快活一辈
子。人家给他装假肢，他还不
要，宁愿两只手走路。

我说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他说讹人?我还没杀人呢!

我赶紧就逃走了，头晕得
厉害，胃里直翻苦水。他还在

后头喊，有难处就说话，我给

你出点子!我相信他的点子比
我多得多，可他的点子我真受

不了。
把这些事记下来，并不想

埋怨谁。没有他们，也许我照
样会走这条道。对我这样的女
人，最后的本钱就是身体。

cdfg -

初步意见：自杀，否定。情
杀，否定。抢劫杀人，基本否定。

张、王有重大发现。从带回的
假钞检验看，这两张假钞与去
年“10·18假钞案”中的纸

张、版型完全一致，因此怀疑
该案与假钞案有某种联系，这

使二组全体摆脱了沉闷乏味
的情绪。

经汇报，局领导批准与
“10·18”案并案侦查。振奋。

“10·18”案情：去年 10
月，本市发现少量百元假钞的
未完成品边角料，经检验，系新
近的印刷品，故确定为本市特
大案件，专案调查。后又转为省

厅挂牌督办案件。但此后，类似
假钞印刷品再未出现，相关信
息亦消失，案情无进展。

此次并案，不仅力量加
强，且有正面价值。

h#ij .

谈话人：管××；年龄：55
岁；原市绢纺厂厂长，现任市
贸发局副局长。

问：因为绢纺厂已经不存
在了，所以找到了您。倪红梅
您还有印象吗?请谈谈情况。

答：有印象。她父亲叫倪大
民，是厂里的老工人。1983年

仓库大火时表现很英勇，牺牲
了。她就是顶替进的厂。当时高
中好像还没毕业，还不太情愿，
可家庭生活困难。这孩子挺老
实，是厂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
子，工作也不错，挺好的。

问：她死前是在做暗娼，

您知道吗?
答：不知道。怎么能干这

个呢?再困难也不能干这个。
问：对不起，我们是例行

公事，厂里不少人都说您能提
供点线索。

答：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

思。是我把工厂搞破产了，卖
了，贪污了，拍屁股走人了。

问：倪红梅后来找过您吗?
答：找过我的人多了。可

我有什么办法?我就是个副
局长，能安排多少人?说句心
里话，死了人我也很难过，可

把责任往我这儿推，公平吗?
你顶多说我思想工作做得不
到家。我有那么多思想吗?我
是谁呀?


